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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观潮 振聋发聩
贾树枚

钱塘涌潮， 天下奇观。 观潮归来，
思绪万千。

大海潮汐 是 月 亮 、 太 阳 引 力 和 地

球自转离心力共同作用形成的 水 位 涨

落 现 象 ， 受 地 形 、 气 象 、 洪 水 影 响 ，
在某些江河入海口， 形成特大的涌潮，
其中中国的钱塘江潮 、 巴西的 亚 马 逊

河潮 、 印度的恒河潮是世界最 著 名 的

三大涌潮。
二十年前的中秋， 我曾有缘在钱塘

江南岸的萧山观潮， 潮水浊浪排空、 翻

江倒海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 ， 雷 霆 万

钧 、 万马奔腾的涛声至今犹在耳 边 回

响， 难以忘怀。
后来听人介绍， 钱塘潮最佳的观潮

点， 其实并不在萧山， 而是在江北岸的

海宁。 从李白、 苏东坡、 乾隆皇帝到孙

中山、 毛泽东， 都曾到海宁观潮， 盐官

镇沿江的 “观潮湿地公园” 里有乾隆手

植的朴树、 中山观潮亭、 毛泽东观潮诗

碑和徐志摩偕友人观潮的雕塑， 记载着

这一桩桩盛事 。 如今 ， “观潮 湿 地 公

园” 被列入 “浙江省十佳美景乐园” 之

一。 以 “江南第一世家” 闻名于世的海

宁陈氏家族， 在此繁衍数百年， 明清两

代更是位极人臣， 有 “一门三阁老、 六

部五尚书” 之称。 陈家位于盐官镇西北

隅的安澜园， 楼台掩映， 古木修篁， 与

南京的瞻园、 苏州的狮子林、 杭州的小

有天齐名。
海 宁 离 上 海 仅 120 公 里 ， 近 在 咫

尺， 高铁 1 小时可达。 农历每月初一至

初六、 十五至二十为观潮的佳日。 今年

1 月 19 日， 阴历十二月初三 ， 家人相

约到海宁过周末， 来到宾馆， 见出出进

进的宾客多为观潮而来， 宾馆大门口有

一块告示牌， 写着： “潮水任性———今

天观潮时间 1：30，明天 1：50，观潮嘉宾

请提前 40 分前往。 ”
大潮是 “一次过” 的 “行为艺术”，

不能 “回放”， 当天来不及了， 决定第

二天早早去江边等候。
第二天， 预约了一位 “的哥” 陆师

傅开车前往 。 陆师傅在海宁开 车 多 年

了， 一边开车， 一边介绍观潮的常识：
钱塘江从入海口溯江而上沿岸百里都可

观潮， 但不同地点大潮形态各异， 各美

其美， 乘他的车， 可以带我们 “一日观

四潮”， 尽饱眼福。
的哥所言不假， 第一个观潮点是一

个叫 “斜桥” 的地方， 这一带的古海塘

建于清雍正、 乾隆年间， 近年重修， 用

巨石堆砌， 整齐坚固， 从纵面看形似鱼

鳞， 被称为 “鱼鳞石塘”、 “捍海长城”，
足以抵御狂风海涛的吹打侵蚀， 是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登上江堤， 只见钱塘江波澜不惊，

缓缓东流， 远处传来持续不断的隆隆声。
是潮声吗？ 侧耳倾听， 雷声由远及近，
遥望江面， 隐隐约约显出一条白练， 渐

行渐近， 这就是著名的 “一线潮”。 转

眼间 ， 潮头已到眼前 ， 浪 花 飞卷 ， 迎

面奔来， 雷声大作， 震耳欲聋， 不待细

看， 潮头已呼啸而过， 向上游奔去， 留

下一团团漩涡， 在岸边旋转徘徊。
的哥招呼我们走下江堤， 上车， 沿

着杭金 （杭州—金山） 公路西行片刻，
下车， 再次走上海塘， 举目远望， 只见

东边远处江面又渐渐出现一条白练， 传

来隐隐雷声。 啊， 我们的车子开得快，
已经赶到了潮头的前面。 古代西方有哲

人说 ， 一个人不能两次走进同 一 条 河

中， 可是， 我们却两次看到了同一个钱

塘潮 ! 犹如老友重逢 ， 旧梦重温 ， 精

彩的画面重新回放， 短暂的人生重新开

头， 凭一张旧船票登上了昨日的客船，
此情此景， 如梦如幻， 真乃人生幸事！
不过这一次涌潮的形状却与上次不同，
“一线 ” 形的潮水出现了弯曲和倾斜 ，
北岸边的 “龙头” 走得快， 昂首呼啸，
喷珠溅玉， 激起高高的浪花， 龙身和龙

尾走得慢， 摇头摆尾， 缓缓而行。 此地

的涌潮被称为 “龙头潮”。
看完 “龙头潮”， 的哥陆师傅招呼

我们再上车， 一路西行， 再次赶到 “龙
头潮” 前面， 与今日的钱塘潮 “第三次

相会”。
一日三潮， 意犹未尽， 的哥又带我

们来到盐官镇西 12 公里的老盐仓。 大

潮至此， 我们与这位 “老朋友” 第四次

相遇。 这一段江面， 有一道高 9 米、 长

650 米的 “丁字坝” 直插江心， 宛如一

只力挽狂澜的巨臂。 大潮狂奔不息， 突

遇大坝阻拦， 如万头雄狮惊吼跃起， 激

浪千重 。 随即调转潮头 ， 返身 扑 向 塘

岸， 向塘顶观潮的人们扑来， 观潮者躲

避不及， 失态惊逃， 发出阵阵惊叫。 这

就是海宁最惊险的 “回头潮”。
钱塘观潮， 文献有征的始于汉魏，

盛于唐宋，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两

千多年来， 它激发了多少炎黄子孙的凌

云壮志、 家国情怀！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历代仁人志

士 、 文人墨客 、 帝王将相 ， 面 对 钱 塘

潮， 发出了千古绝唱。
李白说： “浙江八月何如此， 涛如

连山喷雪来。” 苏东坡说： “八月十八

潮， 壮观天下无。” 文人看到的是钱塘

潮的壮美。
潘阆说： “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

红旗旗不湿。” 张田说： “愿郎也似江

潮水， 暮去朝来不断流。” 英雄、 美人

想的是荣耀和爱情。
相传乾隆皇帝六次南巡， 有四次来

海宁观潮 ， 驻跸于盐官镇陈氏 的 安 澜

园 。 他先后写下了数十首海宁观 潮 的

诗， 其中一首 《观海潮诗》 云：

跋马指东向盐官， 一条银线天际看。
卷江倒海须臾至， 迎来底藉江山船。
色犹未睹先闻声， 礌硠磅磕鞫砰訇。
徐行按辔揽其状， 大哉观矣谁与京。

乾隆是一位狂热的诗人， 据说一生

写下了 43580 首诗， 远远超过了历史上

任何一位诗人， 一个人的作品数量几乎

与整部 《全唐诗》 比肩。 但他的诗大多

是粗制滥造之作， 捉刀代笔的也不在少

数， 似乎没有一首佳作传世。 他的教训

倒是足以警戒后人 ， 那就是 “宁 肯 少

些， 但要好些”。
在 这 方 面 ， 孙 中 山 是 一 个 典 范 。

1916 年 9 月 15 日， 雨过天晴， 阳光明

媚， 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与朱执信、 张

静江等人， 乘沪杭铁路线头班快车从上

海来到海宁。 后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
到盐官镇， 先在乙种商校 （海宁一中前

身） 休息片刻， 中午时分从南门登上江

边海塘， 从占鳌塔到 “三到亭”， 少顷，
见钱塘潮汹涌而至。 面对波浪壮阔的大

潮， 孙中山触景生情， 写下了令人振聋

发聩的千古名言：

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孙中山用钱塘潮比喻革命潮流， 恰

当不过。 短短十六个字， 高瞻远瞩， 铿

锵有力， 如晨钟暮鼓， 催人奋起， 其胸

襟、 气势、 豪情、 诗意， 古今独步， 无

与伦比， 堪称诗坛的 “钱塘潮”。 孙中山

一生出生入死， 屡战屡败， 愈挫愈勇，
业绩彪炳千秋， 临终前还写下了 “革命

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的遗嘱， 激

励后人。 孙中山观潮后回到上海， 给接

待他的海宁地方人士写去了感谢信， 并

应邀为观潮亭题写了 “猛进如潮” 的匾

额。 如今， 海宁市把 “敬业奉献， 猛进

如潮” 确定为海宁的城市精神。
据地方志记载， 毛泽东也曾四次到

钱塘江观潮。 1957 年 9 月 11 日来盐官

七星庙观潮后， 毛泽东回到刘庄宾馆写

下了 《观潮》 七绝一首：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短短一首七绝， 展现了革命家和诗

人的本色。
登高观潮， 临海听涛， 愿观潮者缅怀

前贤， 继往开来， 猛进如潮， 再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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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7 日晚 ， 第四 届 中

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 上

海古籍出版社 《宋人轶事汇编》 有幸

获得提名奖。 然而， 这套书的主要整理

者之一葛渭君先生， 却已于新年第一天

去世， 竟没能听到这个好消息……
和 葛 先 生 初 次 见 面 ， 是 2009 年

初， 去他家中取 《宋人轶事汇编》 的

稿件。 该书由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主

编， 葛渭君、 周子来、 王华宝编， 初

稿即由葛先生提供。 当时我是上海古

籍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的编辑， 和时任

副社长兼副总编的高克勤、 一编室副

主任奚彤云 ， 以及 另 一 位 同 事 小 顾 ，
一起到浙江乍浦拜访先生。 先生当时

应该是 71 岁， 穿着棉袄， 着一双黑布

棉鞋， 执意到车站接我们， 一路步履

矫健， 谈话思维清晰， 声音有力———
之后那么多年， 先生在我心中， 一直

都是这样的形象， 从未改变。
将我们迎到家中， 先生搬出整整

六大箱稿子， 大部分是手抄的， 偶有

复印剪贴 。 他给我 们 讲 了 整 理 过 程 ，
如何以十年苦功， 从浩如烟海的典籍

中， 一条条搜集抄撮出宋代人物的种

种轶事， 归纳至相关人物名下， 再与

正史比对， 去除重复， 等等。 在此之

前 ， 民 国 时 学 者 丁 传 靖 曾 编 过 一 套

《宋人轶事汇编》， 约 70 万字， 系 “从
宋元明清约五百余种著述中辑录宋代

六百余人的材料编成”， 对学界也曾做

出很大的贡献。 但此次新编， 涉及宋

代人物近两千名 ， 是 丁 书 的 三 倍 多 ；
引用书目列至一千余种， 是丁书的两

倍； 总篇幅则达到 223 万字， 这还是

多处采用互见法以避重复的结果。 这

样的浩大工程， 其中虽有其他参与编

纂的学者之功， 但主体基础无疑是葛

先生在十年间皓首穷经， 一点一滴打

下的。
我们将六箱原稿珍重地运回社里，

我和小顾做的第一件事是敲页码以防

散乱， 两人各敲了五千多个页码， 也

就是说， 葛先生合计做了一万多页稿

件！ 每一个字都极工整大方， 一丝不

苟， 没有一个潦草。 之后， 由于这套

书本身的复杂情况和主编方精益求精

的 态 度 ， 在 校 样 过 程 中 又 花 了 好 些

年， 反复修改、 核对材料乃至重新编

排 卷 次 。 时 光 荏 苒 ， 人 事 变 换 ， 其

间， 小顾离职了， 跟我合作的换成了

刘赛。 但编辑工作始终在缓慢而坚定

地 推 进 着 ， 直 到 2014 年 最 终 出 版 。
我跟葛先生的联系始终没断过， 每年

都会去先生家拜望， 有时为了处理校

样， 社里会派车， 有时就自己坐省际

长途去。
先生古道热肠， 好交朋友， 而朋

友们往往是跟书相关的。 我去得多了，
不谈工作的时候， 就听先生讲他年轻

时的故事。 那时他常往江浙沪各个古

籍书店跑， 和那些老师傅们都相交莫

逆， 淘到许多好书， 想着不知怎么感

谢人家， 手头也并不宽裕。 有一年平

湖西瓜丰收， 就亲自拉了一车西瓜到

上海来分， 虽不值几个钱， 大家却都

很高兴。 听着故事， 我很难想象清癯

儒雅的先生， 拉着一车西瓜是什么形

象， 但也可以想见当时风味： 为好书，
为朋友， 先生是毫无架子的。

葛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 词坛泰

斗叶嘉莹先生曾带学生到他家中拜访，
对先生的人和书， 都赞叹为 “国宝”。
先生也给我看收藏的各种善本， 其中

不乏名家手批之孤本。 如他曾于上世

纪 80 年 代 ， 倾 大 半 年 工 资 购 得 一 套

《彊村丛书》， 为著名学者、 词人吕贞

白先生旧藏， 更珍贵的是， 其中有大

量眉批， 经考证， 系近代词学大家夏

敬观先生手批， 其价值不言而喻。 先

生得到此书后， 并不秘藏为一己私有，
而 是 将 夏 敬 观 手 批 全 部 辑 出 ， 刊 为

《吷庵词评》， 公诸学界， 对相关研究

起到了有力的推动 作 用 。 先 生 常 说 ：
“书归根到底是要用的， 要让更多读书

人看到， 要对学术研究起到贡献， 就

是好的。” 所以， 数年前有素昧平生的

青年学者前往求教， 先生便慨然将所

藏孤本借与使用； 又如他曾将搜集多

年的某方面研究资料， 一下都赠与某

位申报了相关课题 后 来 求 助 的 学 者 。
对葛先生来说， 看到自己的书发挥作

用， 便感到由衷的欣慰。
先生爱词， 多年前点校过 《阳春

白雪》 等多种词集， 斋名则称作 “半

宋楼”。 他一生服膺唐圭璋先生， 曾至

唐老家中拜访就教， 并在唐老指点下

整理词集， 上言夏敬观的手批， 也是

经唐老帮助鉴定的。 唐老的 《词话丛

编》 是词学领域重要整理作品， 大大

方便了学界的使用与研究。 葛先生继

承唐老遗志， 继续编纂 《词话丛编补

编》， 皇皇六大册， 于 2013 年由中华

书局出版； 《词话丛编续编》 亦已交

稿， 或将在明年出版； 而 《词话丛编

外编》， 一直到先生去世前一天， 仍在

编写中。 《宋人轶事汇编》 （全五册）
和这几套大书， 凝聚了先生十余年来

全部心血。 师母说： “他呀， 每天起

来就是坐在那儿看啊， 写啊， 没有一

天停下的。”
没想到， 这一写， 就写到了最后

一天。 一向身体健康的先生， 由于心

肌梗塞， 骤然离世！ 1 月 10 日， 我向

单位请了假， 到平湖拜祭先生。 临行

前， 在通讯录里翻找地址， 忽然一阵

伤心： 之前每一次， 先生都会亲自来

汽车站接， 我只管上下车就好了， 根

本不需要记地址。 没想到的是， 途中

师母打来电话， 说要来接我， 尽管我

再三推辞， 保证自己能找到路， 她却

还是算着到站时间赶了过来。 书香门

第出身的先生和师母， 总是那么讲究

礼数和体贴晚辈！
在灵堂前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想

起 2017 年年中， 我调到中华书局上海

公司工作， 当时便打电话向先生汇报，
后来又陆续通过好几次电话， 他总是

叫我来家里玩， 我却因为新的工作需

要全力适应， 便想着待春节再来给先

生、 师母拜年， 却万万没想到， 竟没

能见到先生最后一面。
周勋初先生曾写文章， 称赞葛渭

君先生是一位真正的 “古人”， 无论从

对古典文学的浸淫造诣， 还是淡泊名

利的性格和俨然古风的生活习惯， 这

个词都可以说再准确不过了。 先生去

了， 世上又少了一位 “古人”。 他曾有

一首 《鹊踏枝》 词， 或可作为一生写

照， 姑录于此， 以为纪念：

春去秋还时序续。 不共繁华， 消
受清闲福。 淡到无言人似菊， 生平知
己凌寒竹。 经得几番风雨复。 孤影
低徊， 谁把疏篱筑。 漫卷西风帘一角，
歌残漱玉销魂曲。

风情万种的诗人林长民
———故纸札记之十五

陈学勇

现今熟知林长民的读者大概不能算

多吧， 说到此人， 大多带上几个字 “林
徽因父亲”。 民国初年这说明就多余了，
其时林长民正叱咤政坛， 名噪朝野， 公

认的宪政先驱， 大名屡屡见诸报端。 而

且他办事干练， 属理想的 “秘书长” 人

选 。 为政清 廉 的 林 长 民 ， 在 “司 法 总

长” 任上拒贿十万不恕恶官， 由此后人

道及林长民， 常常不忘他那顶总长帽子

（尽管在任仅四个来月）， 他自己刻了一

枚闲章， 曰 “三月司寇”， 用孔子之典，
自诩耶， 自嘲耶？ 不过， 名声也就限在

政界罢了。 其他方面的林长民， 所闻寥

寥。 其实于政治才干外， 林长民多才多

能， 书法精美， 兼擅诗文， 艺术禀赋超

乎诸多同道同僚。 当下文物拍卖市场屡

现其墨迹， 文却不易寓目， 诗作尤为难

得一睹。
林长民诗歌数量本来相当可观， 绝

大多数是旧体。 据称， 上世纪二十年代

初王世澂、 黄睿办的 《星报》， 几乎无

日无其诗作。 此报现在极罕见， 上面的

林长民诗或湮没于报海矣， 至为遗憾。
他晚年间或有白话诗， 友人说， 这是受

胡适之影响。 说 “影响” 太过认真， 两

人虽交往过一阵， 毕竟不是一条道上的

人， 为文之道殊异。
《戊午五月新桥花月楼步济武韵》

大概是今天能读到的林长民的最早诗篇：
“金笺一折一回肠， 墨瀋长沾两袖香。 看

汝垂髫今长大， 不知尘世几星霜。” 一九

一八年写于日本， 其时他和汤化龙、 陈

博生同往岛国考察， 题中 “济武” 即汤

化龙。 东道主设宴东京花月楼， 席上林

长民邂逅十年前留学日本结识的艺伎，
对方由垂髫而长大成人， 自己由留学生

而美髯垂胸， 都认不出彼此。 因为对方

无意中忆及往事， 说受赠过中国林姓留

学生一柄折扇， 且有题诗， 落款林字下

好像还有个长字。 众人嘱伎取出折扇，
扇面正是当年林长民手书， 题旨大致是

期望她摆脱风尘。 此诗已亡佚。 十年沧

桑 ， 一朝邂 逅 ， 艺 伎 竟 仍 仆 仆 于 此 窘

境。 林长民再度为她题诗， 留下这首四

句七言， 感慨透过了纸背。
写于一九二四年的五律， 可能是我

们今天能读到的林长民最晚的一首诗：
“无限悲秋意， 何堪揽此图。 苇枯成折

戟， 荷败不擎珠。 得听风雨□， 再来泛

绿湖。 明年波影里， 早早钓轻凫。” 诗

无题 ， 幸 存 于 书 法 作 品 集 《林 长 民 遗

墨》。 诗有墨迹小序： “歆海吾兄属题，
甲子五月， 长民偶成一律， 与志摩诸君

相约游湖也。” 作此诗前数月北京学界

盛情接待泰戈尔， 林长民与张歆海、 徐

志摩同台 用 英 语 演 出 泰 翁 名 剧 《齐 特

拉》， 他们分别饰演春神、 王子、 爱神。
此时林长民刚送走了远赴大洋彼岸留学

的爱女、 饰演主角齐特拉的林徽因， 心

绪欠佳， 观图中枯苇败荷， 顿生枨触。
去年他和徐志摩曾有同游西湖之约， 因

徐志摩丧母未得如愿， 诗里相约明年再

来泛舟西湖。 然而明年已是林长民人生

终点， 他参与郭松龄讨伐张作霖的兵变

死于流弹。
六七十行的 《寿梁任公五十诗》 系

林长民诗作里少有的长制。 寿诗固然难

免称颂寿翁一番， 称颂时回顾了对梁启

超的钦慕与相识。 “我昔慕公未见面，
但读时论成狂痴。 买来画像事顶礼， 夜

夜屏息陈清巵 。” 两人一 旦 异 国 结 识 ，
终成知己： “公逃亡时我留学， 同客一

晤终稽迟。 神交私淑宁论迹， 长此终古

亦心期。” 可是有异寿诗的喜庆， 竟多

含不谐之音：

……

祝公事业峻山岳， 颂声未出先自疑。
文章便算公事业， 公或忌讳吾敢欺。
从来书生不得志， 动以简椟鸣权奇。
纵横论记历藏庋， 贯串真理谁与谁。
周秦两汉多作者， 东鳞西爪略能窥。
晋唐以来称家数， 空有闲架堆琉璃。
……
无论世事开生面， 相将投笔言平治。
一试再试苦不验， 滋者蔓草棼者丝。
也知自来蓄祸乱， 一时催廓无由施。
造物所畀别有在， 无奈长短违其宜。

天命已知， 壮志未酬， 寿翁的政治

抱负让给了立言事业。 凭梁启超的特殊

历史地位， 以及林长民与梁启超的特殊

关系， 同道、 同僚、 通家之好， 此诗应

受特别关注。 林长民这般吟咏， 其实块

垒与共， 流露了革命年代立宪派的落伍

情绪， 不失近代史上一痕雪泥鸿爪。
另有一首最短而最为别致的作品， 半

文半白， 是首打油诗。 然而词油意不油：

去年不卖票，
今年来卖字。
同以笔墨换金钱，
遑问昨非与今是。

卖票事， 指卖议员选票。 曹锟重金

向议员买票贿 选 总 统 ， 近 代 史 一 大 丑

闻。 林长民断然拒绝， 为此丢了职务赋

闲， 一时靠卖字贴补家用。 卖与不卖，
短短四句似是游戏笔墨， 实抒发了政治

家风骨豪情， 录下他人生两个灿烂瞬间。

林 长 民 与 南 社 女 诗 人 徐 自 华 为 诗

友 ， 一度 多 有 唱 和 。 徐 自 华 是 秋 瑾 密

友， 冒险为秋瑾营葬， 名垂青史。 徐著

有 《听竹楼诗稿》 《忏慧词》 《秋心楼

诗 词 》 ， 其 《水 调 歌 头 （和 苣 苳 子 观

菊）》 词曰：

冷雨疏烟候， 秋意淡如斯。 流光惊
省一瞬， 又放傲霜枝。 莫怪花中偏爱，
别有孤标高格， 偕隐总相宜。 对影怜卿
瘦， 吟罢笑侬痴。

餐佳色， 谁送酒， 就东篱？ 西风帘
卷， 倚声愧乏易安词。 只恐明年秋暮，
人在海天何处， 沉醉且休辞！ 试向黄花
问， 千古几心知。

她还有一首 《浪淘沙 （和苣苳子忆

旧感事词）》：

久客倦东游， 海外归舟。 爱花解语
为花留。 岂比五陵游侠子， 名士风流。

秋水剪双眸， 颦笑温柔。 花前一醉
暂忘忧。 多少壮怀无限感， 且付歌喉。

苣 冬 子 是 林 长 民 的 号 ， 他 曾 自 印

“苣冬子” 信笺。 所感 “旧事” 已不可

考， 而林长民本是风情万种的名士 （林
有 “万种风情无地着” 句）， 林罹难后

徐志摩披露他的 《一封情书》， 有考据

癖的顾颉刚， 据徐自华这两首长短句，
以为词语有涉亲密， 猜疑徐可能曾是林

长民恋人， 即 “情书” 托名的仲昭。 顾

措辞谨慎 ， 本 世 纪 又 有 好 事 者 予 以 坐

实， 宣称 “昭然若揭”。 可是依旧从徐

诗词捕风捉影， 并未提供更确凿材料。
和林长民唱和的诗友， 徐自华胞妹

徐蕴华 （小淑） 也是一位， 她嫁给了林

长民同籍林寒碧。 蕴华有 《双韵轩诗草》
一册， 里面也有 《水调歌头 （和林宗孟

词人观菊）》 和 《浪淘沙 （和宗孟词人忆

旧感事）》 （宗孟是林长民的字）， 与乃

姐那两首， 同词牌， 题目几乎完全相同，
想是姐妹俩作于同一时同一处。

林长民诗友何止徐氏姐妹， 另有才

女吕逸初 （韵清）， 徐自华的总角之交，
亦志同道合者。 她有送林长民赴日的七

律 《乙巳三月闻苣冬子有日本之游率成

一律志别》：

春风楼外柳如丝， 折向河梁进一巵。
自古英雄造时世， 况今国士系安危。
千秋事业多因学， 绝代才华岂独诗。
我有老亲难独远， 扶桑东望只神驰。

愈发可见， 林长民与女诗友们的唱

和， 既缘自少年意气， 更在苍生情怀。
吕 逸 初 的 七 绝 《忧 国 吟 》 ， 中 有 两 句

“鸣不能平每放吟， 忍看西力渐东侵”，
林长民此前刚翻译出版了日人著作， 书

名便是 “西力东侵史”。
诗 人 唱 和 ， 有 和 有 唱 。 她 们 与 林

长民 唱 和 了 这 许 多 ， 可 惜 林 未 遗 存 一

首 。 我 读 到 的 林 长 民 诗 作 另 外 有 《题

蹇季常对酒图 》 《贺 林 贻 书 六 十 寿 》。
他于 乱 军 中 中 弹 罹 难 的 前 一 日 ， 困 居

锦州 郊 外 的 荒 村 危 楼 ， 反 思 参 与 郭 松

龄 兵 变 ， 连 连 自 吟 “ 无 端 与 人 共 患

难”， 不知本只有一个断句， 抑或吟成

整首而散佚。
从读到的林长民诗作来看， 皆关于

人和事的吟咏， 唯人事牵动诗情， 于自

然景 色 则 描 写 不 多 。 此 正 是 政 治 家 本

色 ， 不 同 于 醉 心 山 水 的 墨 客 。 平 心 而

论， 除了尚待发掘的相当数量的诗歌，
单凭这些作品， 还不大好说林长民是个

优秀诗人。 说到底， 够格载入史书的林

长民依然是那位政坛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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